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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语指示词 sekei 和 tere 的异同 
王海波

摘要：本文探讨了锡伯语指示词 sekei［sɨkʰei］和 tere［tʰɨɾ］

的差异和共同点，得出了以下结论： ［1］sekei 可以用于文脉指示，

但不能用于现场指示，而 tere 则既可以用于文脉指示，又可以用于

现场指示。［2］在文脉指示的用法中， sekei 只能用于说话者和听话

者都知晓的指示对象，且必须是说话者头脑中的指示对象。此外，

一部分母语者的使用习惯中， sekei 的指示对象不能是未发生的事情

涉及的指示对象。tere 的使用则不受这些限制。［3］sekei 有指示形

容词的用法，但没有指示代词的用法，而 tere 则既有指示形容词的

用法，又有指示代词的用法。［4］sekei 和 tere 都既可以指示人，也

可以指示物品，且指示对象没有单复数的限制。

关 键 词：锡伯语 指示词 文脉指示 现场指示 指示代

词 指示形容词

作者简介：王海波，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研

究方向为语音学、音系学、形态学。

一、绪论

锡伯语是一种满—通古斯语言，母语者主要居住于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霍尔果斯市伊车嘎善锡伯族乡、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满语支语言音系学研究” （22FMZB009）的阶段性

成果。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刘飞熊的宝贵建议，同时也得到了锡伯语母语者关俊晓、

坚强、富永珍以及日语母语者村上祥次、上原雪乃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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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市喀拉哈巴克乡等地区（李树兰 1979： 220， 1997： 69—70）。

在满—通古斯语言中，和锡伯语最为接近的语言是满语，满语中的指示

词主要有 ere， tere， ese， tesea。津曲提到， ere 是单数近指， tere 是单数远指， 

ese 是复数近指， tese 是复数远指，分别对应英语的 this， that， these， those，

津曲还提到这四个指示词都既有指示代词的用法，也有指示形容词的用法

（津曲敏郎 2002）。另一方面，早田对康熙时期满文《金瓶梅》中的满文例句

进行了大量统计，并据此得出了和津曲敏郎不同的结论： ere， tere 的指示对象

既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 ese， tese 只有指示代词的用法，没有指示形

容词的用法，且 ese， tese 的指示对象只限于人（或活动体）（早田輝洋 2005： 

114—140）。

锡伯语中也存在指示词 ere［ʔɨɾ］， tere［tʰɨɾ］， ese［ʔɨs］， tese［tʰɨs］b，分

别是上述满语指示词 ere， tere， ese， tese 的同源词。此外，锡伯语中还存在

指示词 sekei［sɨkʰei］。锡伯语中的 tere 和 sekei 的用法有相近的地方，然而

两者在语义上和句法上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因此本文将探讨锡伯语指示词

sekei 和 tere 的异同。本文中所涉及的锡伯语资料除特别提及处以外皆为笔者

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田野调查中所采集的资料 c。

二、关于 sekei 的先行研究

如前所述，锡伯语中存在指示词 sekei［sɨkʰei］，比如笔者在调查时采集

到下面这样的例句。

a  这里所使用的满语转写为穆林德夫转写。关于穆林德夫转写，详见 Möllendorff （1892）。

b  锡伯语多音节词中的非重读音节的高元音音位，在后接清辅音音位或者位于词尾时，在

语音层面上消失。比如 /feNce-xe=i/ ［fɨɳ͡ʈʂ h xɨi］ “剩下”的第 2 个 /e/ 因为后接清辅音音位

所以在语音层面上消失， /fuxu/［fuxʷ］ “瘊子”的第 2 个 /u/ 因为位于词尾所以在语音层

面上消失。词尾的高元音音位在后接附着语素（clitic）时，或者语调为有标的语调时，

在语音层面上不消失。关于锡伯语的音系规则，参见 Kubo （2008： 136）。本文正文中，

音系符号省略斜线“/ /”。

c  锡伯语中有如下音位和音位变体：/p/ ［p （ʰ） ］， /b/ ［b ～ p （ʰ） ］， /m/ ［m］， /f/ ［f］， /v/ ［v ～ 
ʋ ～ f］， /t/ ［t （ʰ） ］， /d/ ［d ～ t （ʰ） ］， /n/ ［n ～ ɲ］， /n’/ ［ɲ］， /s/ ［s ～ z ～ ɕ ～ ʑ］， /s’/ ［ɕ］， /š/  

［ʂ ～ ʐ］， /c/ ［͡ʈʂ （ʰ） ～ ͡tɕ （ʰ） ］， /c’/ ［͡tɕ （ʰ） ］， /j/ ［ɖ͡ʐ ～ ͡ɖʑ ～ ͡ʈʂ （ʰ） ～ ͡tɕ （ʰ） ］， /l/ ［l ～ ɹ ～ ɭ］， 
/l’/ ［lʲ］， /r/ ［ɾ ～ r］， /k/ ［k （ʰ） ］， /g/ ［ɡ ～ k （ʰ） ］， /ŋ/ ［ŋ ～ ɴ］， /x/ ［x ～ ɣ］， /q/ ［q （ʰ） ～ χ］， 
/ɢ/ ［ɢ］， /χ/ ［χ ～ ʁ］， /N/ ［◌̃ ～ n ～ m ～ ŋ ～ ɴ ～ ɲ］， /y/ ［j］， /i/ ［i］， /u/ ［u］， /ü/ ［y］， /e/ ［ɜ 
～ ɤ ～ ɯ ～ ɨ ～ e］， /a/ ［a］， /ä/ ［ɛ］， /o/ ［ɔ］， /ö/ ［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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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kei ba=de ace-ki → a “ ［咱们］老地方见！”

［sɨkʰei bad a ͡ʈʂʰkʰiɛː］

那个 地方 = 与格 见面—情态词缀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指示词 sekei［sɨkʰei］也有 sikei［ɕikʰei］等变体，存在

母语者的个体差异。其他先行研究中还提到了 sekei 的其他变体，比如李树兰

等对该指示词有如下描述。下面引用的部分中笔者对涉及该指示词的部分以

及对应的翻译加了下划线。

（2） （a） 李树兰等（1984: 81, 268）b

er xidendeni xekei nenem tungalⱨ ⱨudaxi ixinemaⱪ jihei. 这时，

先前遇到的那个商人到了。

xekei 那个。

（b） 李树兰，仲谦（1986: 51, 135）

ɕinj ɕəkəi saχd-ɕinj əmɡəri botɕini javχəi. 你的那位老人已经回

家了。

ər ɕidəndəni ɕɛkəi nənəm tuŋalχ χudaɕi iɕinəmaq dʑixəi. 这时，先

前遇到的那个商人到来了。

（c） 久保（1988）

（前略）skɜ という単語は、『語彙集』にも、李（1984, 1986）

にも記述がない cが、日本語の「あのー」や、漢語の「那個」

のように、間投詞として句の前に現れるようだ。しかし、こ

ういった用法のほかに、指示詞としても使われる。例えば、

skɜ nanə は、「あの人」、「例の人」といった意味で、聞き手と

ある文脈を共有していると話し手が判断したときに、文脈指

示的に使われるようだ。

a  本文中“=”表示附着语素（clitic），“-”表示词缀。“→”是语调（中平调）的符号。

关于锡伯语的语调和语调符号，参考久保他（2011：12—13）。

b  李树兰等（1984）中所用的符号中，x 相当于国际音标的［ɕ］。

c  此处的“語彙集”指的是山本（1969）。此处的“李（1984, 1986）”指的是李树兰

等（1984）和李树兰，仲谦（1986）。久保（1988）这里提到山本（1969）、李树兰等

（1984）、李树兰，仲谦（1986）都没有记录该指示词，然而如前所述，实际上李树兰等

（1984）和李树兰，仲谦（1986）均给出了该指示词的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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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先行研究中，李树兰等记录的 xekei、李树兰和仲谦记录的 ɕəkəi 与

ɕɛkəi、久保记录的 skɜ都是 sekei［sɨkʰei］的变体。虽然这些研究中也提到了

sekei 的意思和例句，但并没有足够详细地描述 sekei 的使用条件以及 sekei 和

tere 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因此，本文将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异同。

三、sekei 和 tere 的差异（1）：文脉指示

根据指示词的用法，可以把指示词分为文脉指示和现场指示，在文脉指

示中，指示的对象是在对话中或文章中指示之前和之后提到的对象，在现场

指示中，指示的对象是存在于说话现场的对象 a。本节将首先分析文脉指示的

情况。文脉指示可以分为对话中的文脉指示和文章中的文脉指示，但因为本

文的研究对象是锡伯语口语，所以本节主要研究的是对话中的文脉指示。我

们可以把对话中的文脉指示分为以下四种情况进行探讨： （一）指示对象为说

话者和听话者都知晓的对象；（二）指示对象为说话者知晓而听话者不知晓的

对象；（三）指示对象为说话者不知晓而听话者知晓的对象；（四）指示对象

为说话者和听话者都不知晓的对象。

（一）说话者和听话者都知晓的指示对象

由前文中提到的久保的描述可知， skɜ （sekei［sɨkʰei］的一种变体）有感

叹词和指示词两种用法，其中关于第二种用法，久保提到了一个限制：指示

对象必须是说话者认为该指示对象为说话者和听话者所共同知晓的对象。笔

者调查发现， “指示对象为说话者和听话者所共同知晓的对象”的确是 sekei

可以使用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不是充分条件。即，除了“指示对象为说话者

和听话者所共同知晓的对象”以外， sekei 的使用还有其他条件的限制。

1.  说话者头脑中的指示对象

首先我们看下面这一例子。甲和乙两个人某天在某餐馆一起吃了萨斯肯

（一种烩菜），次日，甲见到乙，两人聊天时甲对乙说“［昨天］那个萨斯肯很

好吃”，乙一下子没想起来是哪个萨斯肯，便说“哪个萨斯肯来着？”甲提醒

道， “［就是］那个萨斯肯，昨天吃的萨斯肯”。这个时候甲所说的“那个”是

可以用 sekei［sɨkʰei］表达的。对话内容如下。

a  关于文脉指示和现场指示的概念，参见庵他（2000： 2—15）和庵他（2001：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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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甲 sekei sasqeN xene siäN “那个萨斯肯很好吃”

［sɨkʰei sasqʰɨ ̃ː xɨn͔a ɕiɛ̃ː］

那个 萨斯肯 很 好

乙 yäme sasqeN bi-xe → “哪个萨斯肯来着？”

［jɛm sasqʰɨ ̃ː biɣɜː］

哪一个 萨斯肯 是—完整体

甲 sekei sasqeN “［就是］那个萨斯肯”

［sɨkʰei sasqʰɨ ̃ː］

那个 萨斯肯

cekseneŋe je-ke sasqeN “昨天吃的萨斯肯”

［ʈ͡ ʂʰɜkʰsɜnɨŋ ͡ɖʐɨkʰ sasqʰɨ ̃ː］

昨天 吃—完整体 萨斯肯

上面的对话中， sekei sasqeN 表示的是说话者和听话者都知晓的那个萨斯

肯，这时可以用 sekei。另外，这里的 sekei 可以用 tere 替代。然而如果次日

甲见到乙时两人的对话是下面这样的对话，那么虽然也是说话者和听话者都

知晓的萨斯肯，但 sekei 十分不自然，此时 sekei 需用 tere 替代。

（4） 甲 cekseneŋe eme bade je-ke sasqeN afsi→

［ʈ͡ ʂʰɜkʰsɜnɨŋ ɨm bat ͡ɖʐɨkʰ sasqʰɨ̃ː afɕiɛː］

昨天 一起 吃—完整体 萨斯肯 怎么样

“昨天一起吃的萨斯肯，怎么样？”

乙 *sekei sasqeN xene siäN

* ［sɨkʰei sasqʰɨ̃ː xɨn͔ ɕiɛ̃ː］

那个 萨斯肯 很 好

（intended meaning）“那个萨斯肯很好吃”

上面的对话中的 sekei sasqeN 也是指说话者和听话者都知晓的那个萨斯

肯，然而这里的 sekei sasqeN 相对不自然。这是因为 sekei 的使用还有一个条

件，即， sekei 的指示对象必须是说话者头脑中的指示对象，相当于“我头脑

a ［n͔］的下标表示渐强音。关于该符号的使用，参见服部·山本（195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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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想到的那个咱们都知道的指示对象”a。当乙突然跟甲提到一个甲乙双方共

同知晓的对象时，该对象只是甲头脑中的指示对象，而不是乙头脑中的指示

对象，此时乙不能直接用 sekei 来指示甲头脑中的指示对象。这里的 sekei 可

以换为 tere，因为 tere 没有这个限制。

此外，上面对话中乙说的内容如果改为下面这样的说法，则会变得自

然。因为下面的说法中的 sekei 指的是乙头脑中的指示对象，该句的意思相当

于“［你所说的那个萨斯肯］就是我头脑中想到的那个萨斯肯吗？”，该句中的

sekei sasqeN 在表达“我头脑中的那个萨斯肯”的同时，通过疑问确认的方

式，将对方（乙）头脑中的指示对象和自己（甲）头脑中的指示对象之间建

立起了联系，并在之后做出评价“很好吃”。

（5） 甲 cekseneŋe eme bade je-ke sasqeN afsi→

［ʈ͡ ʂʰɜkʰsɜnɨŋ ɨm bat(ʰ) ͡ɖʐɨkʰ sasqʰɨ̃ː afɕiɛː］

昨天 一起 吃—完整体 萨斯肯 怎么样

“昨天一起吃的萨斯肯，怎么样？”

乙 sekei sasqeN na xene siäN

［sɨkʰei sasqʰɨ̃ː naː xɨn͔ ɕiɛ̃ː］

那个 萨斯肯 吗 很 好

“就是那个萨斯肯吗？很好吃”

2.  已经发生的事情所涉及的指示对象

锡伯语指示词 sekei 的指示对象仅限于说话者和听话者共同知晓的对象

这一特征，类似于日语的“あの”和“例の”，久保在该词的日语翻译中也提

到了“あの”和“例の”（久保智之 1988： 79—94）。然而笔者调查发现，锡

伯语的 sekei 和日语的“あの” “例の”也并非完全一致。

如果说话者和听话者双方共同知晓的对象是过去两人已经共同经历过的

某件事中所涉及的指示对象，那么锡伯语中可以使用 sekei，日语中也可以使

用“あの”。比如要表达“［说话者和听话者一起吃过的］那个萨斯肯很好吃”

时，锡伯语中可以说： sekei sasqeN xene siäN［sɨkʰei sasqʰɨ̃ː xɨn͔ ɕiɛ̃ː］，要表达

a  久保（1988）的描述“聞き手とある文脈を共有していると話し手が判断したときに、

文脈指示的に使われるようだ。”中，特意强调了“話し手が判断したときに”，可能也

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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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者和听话者一起吃过的］那个牛肉盖饭很好吃”时，日语也可以说： 

“あの牛丼はおいしかったですね”。

然而，如果说话者和听话者双方共同知晓的对象是两人尚未共同经历的

某件事中所涉及的指示对象，那么在日语中可以使用“あの”，但是在锡伯语

中是否可以用 sekei 这一点上存在母语者的个体差异。比如甲和乙两个人约好

下个星期一起坐飞机去上海旅游，甲对乙说： “那个飞机管饭吗？”，这句话用

日语可以说： “あの飛行機は食事付きですか” （那架飞机附带餐饮吗？），而用

锡伯语如果说 sekei feiji beda tiguŋle-mi na［sɨkʰei fei͡ɖʑiː bɜdaː tʰiɡuŋlɨm naː］ 

（那架飞机提供餐饮吗？）的话，笔者调查的一部分母语者认为不自然，并强

调即使是说话者和听话者都知晓的那架飞机，只要是说话者和听话者尚未搭

乘该飞机，就不能用 sekei feijia，但另一方面，笔者调查的另一部分母语者则

认为该句是自然的，无论是否已经搭乘该飞机，只要是说话者和听话者都知

晓的那架飞机，就可以使用 sekei feiji。此外，无论是在这个问题上持哪种观

点的锡伯语母语者，都认为这里用 tere feiji 是自然的。

综上所述，锡伯语中在指示对象为说话者和听话者都知晓的指示对象时，

可以使用指示词 sekei，但此外还有两个条件：一， sekei 的指示对象必须是说

话者头脑中的指示对象，而不是对方头脑中的指示对象。二， sekei 的指示对

象仅限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所涉及的指示对象。第二点限制只存在于一部分母

语者的使用习惯中。另一方面， tere 的使用则不受这两个条件的限制。

（二）说话者知晓而听话者不知晓的指示对象

如果指示对象是说话者知晓而听话者不知晓的指示对象，那么指示词可

以用 tere，而不能用 sekei。比如甲某天在某餐馆独自吃了萨斯肯，次日，甲

对乙说“我昨天去吃了萨斯肯，那个萨斯肯很好吃”时，这里的“那个萨斯

肯”不能用 sekei sasqeN，但可以用 tere sasqeN，因为这里的萨斯肯是说话者

知晓而听话者不知晓的那个萨斯肯。

a  此外，日语中的“例の”的使用也只限于说话者和听话者都知晓的对象，并且其指示对

象也不能是未发生的事情所涉及的指示对象，这和锡伯语的 sekei 很类似。不过两者也

并非完全相同，比如要表达“［说话者和听话者一起吃过的］那个牛肉盖饭很好吃”时，

日语如果说“例の牛丼はおいしかったですね”的话，一般来说是不自然的，除非该牛

肉盖饭在新闻或传言中已经成为了大家的话题，比如新闻上播报过该牛肉盖饭的饭店被

评选为全市最受欢迎的饭店，说话者和听话者因为听到这样的新闻所以去该饭店吃了牛

肉饭，在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例の牛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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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下面的例句中，甲对乙说： “我昨天看到了一只狼，那只狼非常

大”，这里那只狼是说话者（甲）知晓而听话者（乙）不知晓的那只狼，这里

的“那只狼”不能用 sekei yuxu，但可以用 tere yuxu。

（6） 甲 bi cekséa eme yuxu=ve save-χe=ib

［biː ʈ͡ ʂʰɜkʰsɜː ɨm jyɣuf savʁɨi］

儿子 昨天 一个 狼 = 宾格 看到—完整体 = 情态

“我昨天看到了一只狼”

tere （/ *sekei） yuxu šu ta aNbu →

［tʰɨɾ （/ *sɨkʰei） jyxʷ ʂu̥  ta ambuɔː］

那个 （/ 那个） 狼 非常 大

“那只狼非常大”

（三）说话者不知晓而听话者知晓的指示对象

如果指示对象是说话者不知晓而听话者知晓的指示对象，那么指示词还

是可以用 tere，而不能用 sekei。比如下面的例句中，甲对乙说： “我昨天遇到

了一只老虎”，乙问甲“那只老虎大吗？”，乙的问话中，那只老虎是说话者

（乙）不知晓而听话者（甲）知晓的那只老虎，这里的“那只老虎”可以用

tere tasqe，但不能用 sekei tasqe。

（7） 甲 bi ceksé eme tasqe=ve tuŋale-χe=i

［biː ʈ͡ ʂʰɜkʰsɜː ɨm tʰasqʰɜf tʰuŋŋaɹʁɨi］

我 昨天 一个 老虎 = 宾格 遇到—完整体 = 情态

“我昨天遇到了一只老虎”

乙 tere （/ *sekei） tasqe=ni→ aNbu na

［tʰɨɾ （/ *sɨkʰei） tʰasqʰɜɲiː ambuː naː］

那个 （/ 那个） 狼 = 主题 大 吗

“那只老虎大吗？”

a  这里 e 的上标表示锡伯语高元音的重音。关于锡伯语的重音，参见 Kubo （2008）和王海

波（2021）。

b  关于锡伯语的情态附着语素 =i 的作用，详见児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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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话者和听话者都不知晓的指示对象

如果指示对象是说话者和听话者都不知晓的指示对象，那么指示词同样

可以用 tere，而不能用 sekei。比如甲对乙转述锡尔丹（人名）说的话： “锡

尔丹说他在梦里看到了一只奇怪的狗，据说那只狗有六条腿”，下面的锡伯

语例句是“据说那只狗有六条腿”这一部分，这句话中的“那只狗”是锡尔

丹梦境中的狗，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因此是说话者（甲）和听话者（乙）

都不知晓的狗。这句话中的“那只狗”可以用 tere yonχuN，但不能用 sekei 

yonχuN。

（8） tere （/ *sekei） nionχuN=ni→ niuŋuN betke bi sere

［tʰɨɾ （/ *sɨkʰei） ɲiɔn͔ ʁʊɲɲiɛː ɲiyŋŋũː bɜtʰkʰ biː zɨɾ］

那个 （/ 那个） 狗 = 主题 六 腿 有 传闻

“据说那只狗有六条腿”

综上所述，锡伯语的指示词 sekei 不能用于说话者或听话者不知晓的指

示对象或者说话者和听话者双方都不知晓的指示对象，而指示词 tere 则没有

这样的限制。

四、sekei 和 tere 的差异（2）：现场指示

在上一节中探讨了文脉指示中的 sekei 和 tere 的差异，通过上一节的内

容可知，在文脉指示中， sekei 的使用有一些限制，而这些限制是 tere 所没有

的。另一方面，锡伯语的指示词 sekei 虽然可以用于文脉指示，但并不能用于

现场指示，而指示词 tere 则既可以用于文脉指示，又可以用于现场指示。比

如甲乙二人在路上看到一只狗在吃东西，甲问乙“那只狗在吃什么？”时，这

句话中的“那只狗”是现场指示，在锡伯语中不能用 sekei nionχuN［sɨkʰei 

ɲiɔn͔ ʁʊ̃ː］，但可以用 tere nionχuN［tʰɨɾ ɲiɔn͔ ʁʊ̃ː］。

五、sekei 和 tere 的差异（3）：句法限制

此外， sekei 和 tere 在句法上也存在差异： sekei 有指示形容词的用法，但

没有指示代词的用法，而 tere 则既有指示形容词的用法，又有指示代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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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a。比如，甲和乙两个人都知晓某个物品，甲购买了该物品后，次日对

乙说： “我把那个东西买了”，此时如果表示“那个”的指示词作定语修饰

名词“东西”，那么既可以使用 sekei，也可以使用 tere。在下面的两个例

句中，指示词 sekei 和 tere 都修饰名词 jaqe［ ͡ɖʐaqʰ］，此时两个例句都是成 

立的。

（9）（a） sekei jaqe=ve giä-χe=i “我把那个东西买了”

［sɨkʰei ͡ɖʐaqʰɨf ɡiɛːʁɨi］

那个 东西 = 宾格 买—完整体 = 情态

（b） tere jaqe=ve giä-χe=i “我把那个东西买了”

［tʰɨɾ ͡ɖʐaqʰɨf ɡiɛːʁɨi］

那个 东西 = 宾格 买—完整体 = 情态

而如果表示“那个”的指示词不作定语修饰名词，而是单独做 NP，那

么此时不能使用 sekei，但可以使用 tere。在下面的两个例句中，指示词 sekei

和 tere 都单独做 NP，此时 sekei 的例句不成立，而 tere 的例句是成立的。

（10）（a） *sekei=ve giä-χe=i （intended meaning）

“我把那个买了”

那个 = 宾格 买—完整体 = 情态

（b） tere=ve giä-χe=i “我把那个买了”

［tʰɨɾɨf ɡiɛːʁɨi］

那个 = 宾格 买—完整体 = 情态

六、sekei 和 tere 的共同点

前文探讨了 sekei 和 tere 的差异，本节将探讨两者的共同点。

［1］指示对象没有人和物品的限制

锡伯语的指示词中，有些指示词只能指人，比如 tese［tʰɨs］只能指“那

些人”，而不能指“那些物品”，这一点是和早田所描述的清代满语是一致的

（早田輝洋 2005： 114—140）。不过 sekei 和 tere 都没有这样的限制，两者的指

a  关于“指示形容词”和“指示代词”这两个概念的描述，参见早田（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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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对象都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品。当指示对象是人时，比如在表达“［说

话者和听话者都知晓的］那个孩子”时，既可以使用 sekei ji［sɨkʰei ͡dʑiː］，也

可以使用 tere ji［tʰɨɾ ͡dʑiː］。当指示对象是物品时，比如在表达“［说话者和

听话者都知晓的］那张桌子”时，既可以用 sekei dere［sɨkʰei dɨɾ］，也可以用

tere dere［tʰɨɾ dɨɾ］。

［2］指示对象没有单复数限制

锡伯语的指示词 sekei 和 tere 的指示对象都既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复

数。当指示对象是单数时，比如在表达“［说话者和听话者都知晓的］那个

孩子”和“［说话者和听话者都知晓的］那张桌子”时，如前所述，分别既

可以使用 sekei ji［sɨkʰei ͡dʑiː］和 sekei dere［sɨkʰei dɨɾ］，也可以使用 tere ji

［tʰɨɾ ͡dʑiː］和 tere dere［tʰɨɾ dɨɾ］。当指示对象是复数时，比如在表达“［说话

者和听话者都知晓的］那些孩子”时，既可以使用 sekei juse［sɨkʰei ͡ɖʐus］，

也可以使用 tere juse［tʰɨɾ ͡ɖʐus］。在表达“［说话者和听话者都知晓的］那两

张桌子”时，既可以使用 sekei ju dere［sɨkʰei ͡ɖʐuː dɨɾ］，也可以使用 tere ju 

dere［tʰɨɾ ͡ɖʐuː dɨɾ］。

七、结语

本文探讨了锡伯语指示词 sekei［sɨkʰei］和 tere［tʰɨɾ］的差异和共同点，

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sekei 可以用于文脉指示，但不能用于现场指示，而 tere 则既可以用

于文脉指示，又可以用于现场指示。

二、在文脉指示的用法中， sekei 只能用于说话者和听话者都知晓的指示

对象，且必须是说话者头脑中的指示对象。此外，一部分母语者的使用习惯

中， sekei 的指示对象不能是未发生的事情所涉及的指示对象。tere 的使用则

不受这些限制。

三、sekei 有指示形容词的用法，但没有指示代词的用法，而 tere 则既有

指示形容词的用法，又有指示代词的用法。

四、sekei 和 tere 都既可以指示人，也可以指示物品，且指示对象没有单

复数的限制。

以上内容可总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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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锡伯语指示词 sekei［sɨkʰei］和 tere［tʰɨɾ］的比较a

sekei tere

文脉指示

说话者和

听话者都

知晓的指

示对象

说话者头脑中的指示对象 + +

听话者头脑中的指示对象 – +

已发生的事情所涉及的指示对象 + +

未发生的事情所涉及的指示对象 +/– +

说话者知晓而听话者不知晓的指示对象 – +

说话者不知晓而听话者知晓的指示对象 – +

说话者和听话者都不知晓的指示对象 – +

现场指示 – +

句法限制
可以用作指示形容词（修饰名词） + +

可以用作指示代词（单独做 NP） – +

指示人

还是物品

指示对象可以是人 + +

指示对象可以是物品 + +

指示单数

还是复数

指示对象可以是单数 + +

指示对象可以是复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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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emonstratives sekei and tere in Sibe

Wang Haibo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emonstratives sekei［sɨkʰei］and tere［tʰɨɾ］ in Sib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can be made here:［1］ sekei can be used anaphorically but not 

deictically, while tere can be used in both ways;［2］when used anaphorically, 

the referent of sekei is known to both the speaker and the hearer. Moreover, for 

some informants, the referent of sekei may not be connected to a future event. 

The demonstrative tere is not subject to such a restriction;［3］sekei can be 

used as a demonstrative adjective, but not as a demonstrative pronoun, while tere 

can be used both as a demonstrative adjective and as a demonstrative pronoun; 

［4］ both sekei and tere can refer to both people and objects,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Key words: Sibe; demonstrative; anaphoric use; deictic use; demonstrative 

pronoun; demonstrative ad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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